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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脾主长夏”是《黄帝内经》中脾与岁时关系的一种概念，历年来各医家均对其中长夏季的起止时间说法
不一，后人对此概念阐释甚少，不利后学。 运气理论中的气象节律蕴含着丰富的季节特征，其中的土季与长夏季，气
候特点十分接近，运用其发病规律对长夏季病邪特点及具体时间段进行分析，认为长夏季可由 1 个主体时间段
和 2个缓冲时间段组成。 主体时间段由夏至开始，到处暑结束，整体上以湿邪为主，其中前一阶段为夏至到大暑时
段，暑邪流行，后一阶段为大暑到处暑时段，风湿邪气流行；处于主体时间段前后的 2 个缓冲时间段（芒种到夏至、
处暑到白露）均蕴含湿气，并对于长夏季主体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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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藏象与自然界中季节的对应关系基于
“天人相应”理论得以确立，而由于古今季节的不同
划分从而产生了“脾主长夏”与“脾主四时”两种观
点。 一方面，“脾主四时”概念清晰，并提供了脾脏为
后天之本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脾主长夏”虽然
解决了当前五脏与四季不相匹配的冲突现状，但
“长夏”究竟指为何时，却未有充分的论据，故而无
法很好的运用于临床当中。
1 内经“脾主长夏”及后世诸说

《黄帝内经》 当中记载着很多长夏季的存在痕
迹，如《素问·平人气象论》：“平脾脉来，和柔相离，
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 ”又如《素问·
六节藏象论》“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
秋，秋胜春”等等。 对于长夏季，多数观点认为其为
古代 5 个季节之一，与其他四季共同存在于 1 年之
内，被当今现行的四季模式所隐藏，后世医家不但
对长夏季有着不同见解，对“脾主长夏”概念的阐释
更是寥寥无几。

1.1 “脾旺四季，尤主六月”之说 《素问·太阴阳明
论》记载：“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
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五行属土的脾脏
“王在四时之季，与之入出”，全元起认为：“脾王四
季，六月是火旺之处。 盖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
之中，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 ”王，通“旺”，意为
脾脏与四季相应，而 6 月在 1 年内正中，为阳气最
旺之时，且其正中的位置与脾主中央相应，所以长
夏季即为农历 6月。 故“脾主长夏”可理解为一年四
季均为脾脏所主，但尤其与农历六月相应。
1.2 “脾主戊己二月”之说 《素问·脏气法时论》
曰：“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 ”从经
文来看，其中的“戊己”意义不明，贺娟[1]指出，《黄帝
内经》中存在着许多古代十月历的使用痕迹，十月
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首先在彝族地区较系统地
发掘后公诸于世的 1 种历法 [2]，它将 1 个太阳回归
年分为 10 个月份，每月 36 天，余出的天数用于过
年，不计入月份之内，每个月按照十天干的顺序依
次命名，如此便会发现，长夏季就是指十月历中的
戊月、己月两月，“脾主长夏”则可理解为脾脏与古
代十月历中的戊月、己月相应。
1.3 “脾主季夏”之说 在《灵枢·五音五味》“足太
阴，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一句中，将脾脏与季
夏相应，季为古时孟、仲、季之季，意为最末位，孟夏
为农历 4 月，季夏则为农历 6 月，故“脾主长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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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脏独与农历 6月相应。
1.4 脾主“夏至”至“处暑”之说 根据全国中医药
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
中所述，长夏季为“夏至”至“处暑”时段内[3]，然而教
材中并未说明理由。
2 “脾主长夏”的涵义新解

虽然“脾主长夏”大致上分为上述 4 种学说，但
对于长夏季的理解并非十分恰当，或认为长夏季为
农历 6 月，与其他季节的时间段不相配，或认为长
夏季为十月历中的戊己两月，换算成现代通行日期
十分繁琐，均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而将长夏季
理解为“夏至”至“处暑”时段，虽然方便临床应用，
但却并未给出理由， 也未说出长夏季时的患病特
点。 文章拟从运气理论的气象节律角度对长夏季进
行分析，将长夏季分为 1 个主体时间段和 2 个缓冲
时间段，并对“脾主长夏”内涵进行阐释。
2.1 运气理论中的气象节律 气象节律，即气象随
着天地阴阳运动规律有相应的变化节律，源自于《黄
帝内经》的运气理论，其中就存在着明显的气象节
律模式。 运气理论基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
具体阐述了 60 甲子年的自然气候物候变化规律，
以及人体随之发生的疾病规律和临床防治规律的
一种理论[4]，其理论主要包括“五运”“六气”两大子
系统，当此两个系统运用于古气象学当中，就会产
生一年分为五季与六节的季节划分模式。
2.1.1 五季的季节划分 五季 [4]，即以五运中主运
所处的时间段为依据，将 1 年分为 5 个季节，其时
间起止与五运的时间起止相同， 每个季节各主
73.05 天，其中初运属木，以风气为主，又称为木季；
二运属火，以热气为主，又称为火季；三运属土，以
湿气为主，又称为土季；四运属金，以燥气为主，又
称为金季；五运属水，以寒气为主，又称为水季。 五
个季节各自有着不同的气候特征，并依据其所属的
五行属性而命名，可概括一年的气候变化特点。
2.1.2 六节的气候分类 六节[4]，又称为六气，即按
照六气中主气所处的时间段，将 1 年分为 6 个具有
特征性气候特点的阶段， 每个阶段各主 60.875 天，
各包含 4个节气。 其中初气以风气为主，包含大寒、
立春、雨水、惊蛰；二气以热气为主，包含春分、清
明、谷雨、立夏；三气以火（暑）气为主，包含小满、芒
种、夏至、小暑；四气以湿气为主，包含大暑、立秋、
处暑、白露；五气以燥气为主，包含秋分、寒露、霜
降、立冬；终气以寒气为主，包含小雪、大雪、冬至、

小寒。 史梦茹等[5]认为，五运六气对时间节段的划分
是为了更精准地表达 1 年中各个节段间气候的差
别，所以，现行的四季系统中，其夏季包涵着多个气
候特征，长夏季很有可能隐含其中。
2.2 长夏季主体时间段存在于土季之中 五运的
三之主运（土运），时间上从芒种后 10 日开始，前承
火运，到处暑后七日结束，后接金运，此时间段即为
土季。 土季范围内，共包含夏至、小暑、大暑、立秋、
处暑 5 个节气，长夏季的主体时间段，应由夏至开
始，到处暑结束，从芒种后 10 日开始到夏至、从处
暑开始到处暑后 7 日此两段时间，并不能算作长夏
季的主体时间段。

夏至， 为土季内的第 1 个节气，《淮南子集释》
记载：“日夏至则火从之。 故五月火正而水漏……阳
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 ”[6]正，通“旺”，夏
至日，阳气到达极点，阴气开始萌发，此即“火正而
水漏”，当阴气由衰转盛之时，则“水胜故夏至湿”，
由此可以看出夏至日为湿气开始的起点，同时也是
长夏季的起始之日。

大暑，为土季内的第 3 个节气，《纬书集成·易
纬》曰：“大暑，雨湿，半夏生。 ”[7]孙怡让先生曾案，

“宝典引作大暑，暑雨而温”。 大暑之时，在雨湿的基
础上夹杂了温气，意味着土季由一开始的湿气产
生发展到了湿温交蒸的阶段，故大暑日代表着长
夏季内，其最具代表性的气候现象“湿温交蒸”开始
发生。

处暑，为土季内最后 1 个节气，处，《说文解字》
记载：“処，止也。得几而止。 ”《管子·幼官》记载：“十
二大暑至，尽善。 十二中暑，十二大暑终，三暑同
事。 ”[8]李零[9]认为，“三暑”得名于“暑气”，与“寒气”
相应。“三暑”便为二十四节气中由大暑到处暑的全
过程，大暑终则相当于处暑，意味着暑气的截止。

因此，在夏至日开始之时，湿气由此产生，为长
夏季主体的起始日，于大暑日之时，长夏季主体已
过了一半，并发生了“湿温交蒸”的现象，至处暑日
结束之时，暑气自此消止，为长夏季主体的截止日，
由此可得出“长夏季主体存在于土季之中”的结论。
2.2.1 长夏之季，土运太过，湿邪为主 《素问·五
常政大论》曰：“备化之纪……其候溽蒸，其令湿，其
脏脾……其应长夏。 ”备化之纪，即土运平气之年，
既无太过，又无不及，此阶段可反映出长夏季主体
正常的气候特点，即以湿气为主，“阳受风气，阴受
湿气”，湿气属阴，脾脏为“阴中之至阴”，又与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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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夏季主体时间段（前一阶段）病邪特点
少阳相火时段 小满 芒种 夏至（长夏季起点） 小暑 大暑

五运 火气（火运） 火气（火运） 湿气（土运） 湿气（土运） 湿气（土运）

六气 火气（相火） 火气（相火） 火气（相火） 火气（相火） 火气（相火）

运气相合 暑气 暑气 暑气

季主体相应，故在此时段内，湿气流行，首先与脾脏
相通，并成为长夏季主体的特征性表现。

从五运主运的发病特点来看，长夏季以湿邪为
主。《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
上，阳气微下。 ”长夏季开始时，由夏至日到立秋日
的 45 天内，阴气已衰退到极点，并开始微微上涨；
阳气已高涨到极点，并逐渐衰弱，《素问·五常政大
论》曰：“敦阜之纪……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
辟。 ”敦阜之纪，即土运太过之年，游行于天地之间
的湿气过盛，燥气过衰，此时与天地之间阴涨阳衰
的气候环境相结合，则雨湿大盛，超过了正常水平，
人体内脾脏若无力运化，则湿邪泛溢，即“诸湿肿
满，皆属于脾”。
2.2.2 湿邪为患，肺、脾、肾三脏受邪 外界湿邪，
首先与人体皮肤毛窍相接触，再通过经脉传至五
脏，散布于肠胃，大肠为肺脏之腑，胃为脾脏之腑，
湿气传入体内，与脾脏相应，流于脾胃、肺肠之间。
正如《素问·缪刺论》记载：“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
舍于皮毛……内连五脏，散于肠胃。 ”

《灵枢·百病始生》曰：“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
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 ”肺脏为人身“脏之盖”，位
居最高，皮肤毛窍由肺脏所主，当外湿“始于皮肤”
之时，皮肤毛窍受湿邪所困，肺气因而不利，肺失宣
降，湿邪流于其中，久之凝痰贮于肺中，故“病起于
上”，湿邪袭肺；“始于皮肤”之后，“留而不去，则传
舍于络脉”，客于脾经，故“在络之时，痛于肌肉”，脾
气不利，运化失常，久之化痰藏于脾中，故“病起于
下”，湿邪困脾。《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土太过，
雨湿流行，肾水受邪。 ”肾者主水，与湿同属于阴，外
湿袭肾，肾湿久之，生痰客于肾中。

由此可见，长夏之季，藏于土季之中，气候失
常，湿邪为患，肺脾肾三脏受邪，外湿乘于人体之
内，久之则变为痰湿藏于三脏之中，正如《医学从众
录》所言：“痰起于肾，而动于脾，聚于肺。 ”
2.3 从病邪角度将长夏季主体一分为二 长夏季
的主体时间段存在于土季之中，由夏至开始，到处
暑结束。 此时从六节的角度探析长夏季就会发现，
三之气少阳相火是由小满开始到大暑结束，四之气

太阴湿土则是由大暑开始到秋分结束，前后两气以
大暑节为划分点， 恰好可将长夏季主体一分为二，
而三之气、四之气气候上又有主火、主湿之不同。 因
此，长夏季内前一阶段为夏至至大暑时段，位于少
阳相火之内；后一阶段为大暑至处暑时段，位于太
阴湿土之内。
2.3.1 长夏季主体的前一阶段处相火之内，以暑气
为主 在六节中，三之气为少阳相火，前承少阴君
火，后接太阴湿土。 在时间上，先由少阴君火之热气
充斥自然界，再由少阳相火之火气承接，从夏至日
开始，就到了土季范围之内，所以，夏至到大暑时段
内， 三气之火气与三运之湿气相合， 产生了暑气，
《温病条辨》记载：“后夏至，温盛为热，热盛则湿动，
热与湿搏而为暑也。 ”热盛实为少阳相火，火则湿
动，因此，湿与火合，暑气乃生，在夏至至大暑这一
时段内，暑气游行其中。 见表 1。

夏至到大暑时段内，自然界以暑气为主，气候
异常之时，暑气就会变为暑邪。“寒暑伤形”，暑邪袭
人， 先伤形体，《素问·疟论》 曰：“此皆得之夏伤于
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
舍也。 ”暑邪本质仍为热邪，高世栻在《医学真传》中
也认为“暑者，热火之气也”。 暑邪袭人，由皮肤毛窍
而入，舍于荣气（营气）之中，暑邪属火，与心脏相
应，“心生血”，其府为脉，“营气循脉”，与血相伴。 可
见，暑邪舍于营气实为暑邪袭心的核心环节，又《素
问·五常政大论》曰：“少阳司天，火气下临……革金
且耗，大暑以行。 ”肺脏属金，暑邪流行，火气克金，
损伤肺脏，“肺者气之本”，肺伤则气虚。 因此，长夏
之季，相火之内，暑邪流行，心肺二脏受邪，易致人
“气虚身热”。
2.3.2 长夏季主体的后一阶段处湿土之内，湿气为
主，内含风气 三之气少阳相火之后，即为四之气
太阴湿土，后接五之气阳明燥金。 太阴湿土时段以
湿气为主，与三运主运（土季）时段所主的湿气相
同，分而别之，三运之湿气流行于整个长夏季之间，
而太阴湿土所主的湿气则从大暑日开始，到秋分日
结束。 大暑到处暑时段内，两湿相合，湿气过盛，打
破了自然界正常的平衡，则其所不胜之风气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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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夏季主体时间段（后一阶段）病邪特点
太阴湿土时段 大暑 立秋 处暑（长夏季终点） 白露 秋分

五运 湿气（土运） 湿气（土运） 湿气（土运） 燥气（金运） 燥气（金运）

六气 湿气（湿土） 湿气（湿土） 湿气（湿土） 湿气（湿土） 湿气（湿土）

运气相合 湿气、风气 湿气、风气 湿气、风气

制约其盛气，即所谓“有胜有复，无胜则否”。 此时段
内，湿气为“胜气”，风气为“复气”。《素问·至真要大
论》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复已萌
也。 ”“胜气”侵袭人体后，致人发病前，其“复气”就
已蕴含在自然界之中，等待“胜尽而起”，并与“胜
气”一同产生反应，因此，在大暑到处暑之时，湿气
为主，内含风气，分别流行于此时段之中。 见表 2。

大暑到处暑时段内，湿气为主，内含风气成为
其时的气候特点，若气候异常，则变为湿邪、风邪侵
袭人体，在特定的时段内，易引发特定疾病，“所谓
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在长夏季
内，湿邪伏于人体肌肉之中，发为肌痹，久之再遇风
邪来复，邪气内传脾脏，变为脾痹，正如《素问·痹
论》记载：“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肌痹不已，复感
于邪，内舍于脾。 ”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言：
“风湿相薄……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 ”
“拘强”“不利”“身重”皆为痹证的临床表现，而“筋
痿”则说明痹证病邪未除，久之不愈，便可致痿。 诚
如《儒门事亲》所载：“不仁或痛者为痹，弱而不用者
为痿……故其本源又复大异。 ”痹痿二病，病因同
源，病机各异。 因此，长夏之季，湿土之内，湿、风二
邪流行，易致人痹证、痿证。
3 长夏季缓冲时间段可为主体时间段承前启后

土季在时间上由芒种后 10 日开始， 到处暑后
7 日结束，而长夏季主体由夏至日开始，到处暑日结
束，存在于土季之内，虽然芒种后 10 日到夏至日，
处暑日到处暑后 7 日，此两段时间并未归属于长夏
季主体内， 但此两段时间仍然与长夏季主体相同，
有着湿气的气候特点。
3.1 长夏季主体理应存在前后缓冲时段 《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其
至后，此候之常也。 ”王冰在《天元玉册》中认为：“运
来之日，在天交司日前后各十三日，或同交司日。”[10]

即岁运太过之年（阳年），每运交司日提前 13 天，岁
运不及之年（阴年），每运交司推迟 13 天，平气之
年，既非太过，又非不及，其每运交司日如常交司，
虽然书中并未解释 13 日的由来，但根据《素问》以
及王冰的解释，不难看出，长夏季开始之前，带有湿

气的气候特征已然蕴含在自然界之中，长夏季结束
之后，其气候特征并未完全消失。
3.2 长夏之季，前后交司，蕴含湿气 按照现今通
行的 24 节气，相邻两个节气相差约 15 天，每月两
个节气，合计 24 个节气，共同划分 1 年。 在芒种到
夏至时段内， 芒种后 10 日为五运主运中火运与土
运的交司日，根据太过、不及的不同，具体交司日会
出现前后 13 天的偏差， 所以此时段理应既有土运
的湿气，又有火运的热气，以此来前承火运，后接土
运；处暑到白露时段情况相同，处暑后 7 日为五运
主运中土运与金运的交司日，此时段理应既有土运
的湿气，又有金运的燥气，以此来前接土运，后迎金
运，因此，此两个时段可以视为长夏季主体的缓冲
时段，从病邪角度上来看，长夏季之前，芒种到夏至
之时，湿热二邪相杂；长夏季之后，处暑到白露之
时，湿燥二邪共存。 见图 1。
4 讨论

在运气理论气象节律的视角下，长夏季可由 1个
主体时间段和 2 个缓冲时间段组成，主体时间段由
夏至开始，到处暑结束，存在于现今四季中的夏季
之末，秋季之初，气候总体上以湿气为主，其中前一
阶段为夏至到大暑时段，处于六节中的少阳相火之
内，以暑气为主，后一阶段为大暑到处暑时段，处于
六节中的太阴湿土之内，以湿气为主，内含风气；缓
冲时间段分为长夏季主体前的芒种到夏至时段，用
以承接火土两运，气候上有着热、湿二气，长夏季主
体后的处暑到白露时段，用以承接土金两运，气候
上有着湿、燥二气。

脾主长夏，意味着长夏之季与脾脏相应，发病
之时亦以脾脏为主，另外在《黄帝内经》中，“以四时
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的观点亦在后世医家及当
代临床中有着深远影响，两种观点看似冲突，实则
并行不悖，基于中土五行学说形成的“脾主四时”与
基于生克五行学说形成的“脾主长夏”，两者在理论
发挥与临床应用当中互为补充， 在病邪角度上讲，
“脾主长夏”可为“脾主四时”奠定潜在性的发病基
础。 一方面，长夏季之时，无论处于何种时间段，除
脾脏之外，病邪还可侵袭他脏，如湿邪之于肺、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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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aning of “Spleen taking charge of later summ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eorological rhythm
CONG Bo，TIAN Lu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 “Spleen taking charge of later summer” is a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leen and the
seasons in the Huangdi Neijing，over the years，various docto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start and end time of
the season of late summer，and later generations have little explanation on this concept，which is unfavorable for later
generations. The meteorological rhythm in the Theory of yunqi contains abundant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in which
the soil season and later summer，climate characteristics are very close，the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
periods of the season of late summer are analyzed by using its pathogenesi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later summer
can be composed of one main period and two buffer periods. The main period star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and ends in the Limit of Heat. On the whole，dampness is the main pathogen.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to Great Heat and heat evil is prevalent，the latter stage is from Great Heat to the Limit of Heat and wind-
dampness is prevalent；The two buffer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main period（Grain in Ear to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Limit of Heat to White Dew) contain moisture，and play a connecting role in the season of late summer.
Keywords：spleen taking charge of later summer；theory of yunqi；meteorological rhythm；season of late summer

图 1 长夏季时间段划分及病邪特点

脏，暑邪之于心、肺二脏；另一方面，人体之中脾位
居中焦，与胃共为脏腑气机之枢纽，长夏季时，脾脏
受邪，其余四脏皆会致病，《灵枢·本神》曰：“脾气虚
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 ”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
中更是认为：“盖脾统四脏，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脏
有病，亦必待养于脾，故脾气充，四脏皆赖煦育，脾
气绝，四脏不能自生。 ”可见，“脾主长夏”“脾主四
时”两者互为补充的结构模式在当代临床诊治上提
供了更加系统宏观的理论依据，长夏之季，病邪袭
人，五脏均可受邪，其邪气内伏于五脏，除了长夏季
外，其余四季亦可发病。

参考文献：
[1] 贺娟.上古五行十月历在《黄帝内经》理论中的应用[J].中

华中医药杂志，2009，24(9)：1118-1120.
[2] 李维宝，陈久金.十月历、十八月历与阴阳五行[J].天文研

究与技术，2019，16(2)：249-252.
[3] 郑洪新，杨柱.中医基础理论[M].5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2021：60.
[4] 苏颖.五运六气概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5] 史梦茹，王霜，冯茗渲，等.《黄帝内经》四时节律与五运

六气理论的多维度比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
29(8)：1235-1239.

[6]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209.
[7] 郑玄注. 易纬[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171.
[8] 黎翔凤 .管子校注 [M].梁运华，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

2004：152.
[9] 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

宫图》[J].管子学刊，1988，2(2)：18-24.
[10] 张登本，孙理军.王冰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06：599.
（收稿日期：2024-03-20）

485


